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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誕辰120周年紀念

健康體質的反應
小兒子零針零西

藥，自小連中藥也少
喝，晚上發燒，想着

第二天去看醫生，早上就會退了，
一年大約病一兩次。在他身上，看
到很有趣的模式，便是他只要有點
不舒服，身體就很敏感，晚上7時
就會想睡覺。有時是肚子不舒服，
有時是因為受寒，他的即時反應為
斷食，說不想吃飯，然後找個暖水
袋，自己攬着睡覺，第二天就什麼
事都沒有了。
我們觀察所得，健康的孩子不
是不病不發燒，反是年紀愈小愈
容易病，而發燒是最有效的排毒
方法。就拿新冠肺炎或流感來
說，聽過很多孩子的案例，也是發
燒的孩子康復得最快（甚至大人，
但當時大部分成人已接種疫苗，反
而孩子沒有，所以會較簡單地比較
到），即最快變回一條線。沒有發
燒的，之後咳嗽和喉嚨痛很久，這
就是不好不壞不上不下；反而一有
高燒，發一晚燒，乾手淨腳，第
二天已恢復體力。若有服中藥，
很快會排便，燒就退了。

說回日常，孩子的感應很強，自
己累不累，有沒有病，非常清楚，
亦不會堅持一定要玩下去，累便
要睡。曾經在朋友家和孩子一起看
電視久了，他自己會突然走開，說
眼睛不舒服，有點暈了；朋友還嘖
嘖稱奇，說自己的孩子從不懂自己
煞停。我說他不是有自制能力，而
是身體不准他看，他會感覺到，自
己一人走去玩別的。
記得有次在中醫診所，聽到一

家大小食物中毒，全家只有最小
的兒子不斷肚瀉，大的女兒肚痛
但瀉不了，父母就只是睡不好。
醫師說根本是全家同樣吃了不潔
的食物，但只有小兒子有足夠能
量瀉出來，其他人都不夠能量。
不潔的東西就是這樣積下來的，
開中藥也是幫他們肚瀉。
孩子愈大，病的次數應該會減
少，身體學懂打仗了，最快的修
復方式就是如動物本能，要躲起
來睡覺，急病應用腸胃出，或嘔
或瀉，再嚴重就要發燒提升免疫
力。有病不是身體弱，重點是能康
復得快，那才是真正的健康指標。

傾聽沈從文先生
的助手王亞蓉說，
今年是沈從文先生
誕辰120周年，中國

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準備舉辦
國際學術研討會。王亞蓉說研討
會主要是紀念沈先生晚年對中國
古代服飾研究及考古研究方面的
貢獻。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一本

中國出版史上的巨構，享譽海內
外。那天與王亞蓉通電話，她侃
侃講述出版這本巨著的佚事：
1978年沈先生把《中國古代服飾
研究》稿件交給中國輕工業出版
社出版。
這時內地剛開放不久，限於製

作條件，中國輕工業出版社準備
與日本出版商講談社洽談合作出
版。
沈先生聞訊後，很不高興，設

法把原稿取回。
恰巧那一年三聯中華商務出版
總管藍真到北京參加國慶酒會，
遇見老朋友中國社會科學院秘書
長梅益，聽說沈先生不願把這本
書給日本出版，立即表示願意在
香港出版，並隨即安排由香港商
務印書館接手製作。所以這本書
最先是在香港印製出版的。
美國漢學家金介甫教授評論沈
從文的一生，認為有3個沈從文，
一個是做士兵的沈從文、一個是
作家沈從文、一個是研究文物的
沈從文。
晚年研究文物的沈先生顯然知
道時代不同，他難以適應遵命文

學的政治大氣候，加上之前曾被
郭沬若批評為「粉紅色作家」，
自知時不我與，早早自我封筆，
一頭鑽入故宮博物館，甘願做一
個講解員並藉此研習古代文物。
沈先生另一位得力助手王㐨曾

說過，記得講「十大關係」（1956
年4月25日）及談正確處理人民內
部矛盾的時候，毛主席、周總理
在一次活動中見到沈從文，握着
他的手說：「你還寫作吧！」他
婉轉地回答一下（意喻不再寫
了）。
套王亞蓉的話說，那年代，沈

先生是一頭栽進博物館，「天天
在陳列室、庫房文物堆中轉來轉
去，對千萬種文物，一一細加探
究。以一幅社會風俗畫為例，大
到人物服飾、傢具器皿、人事習
尚以及作畫材料；小至一環一
珮、一點一線、一曲一伸，無不
充滿興趣加以注意，他完全融化
在文物考察之中了。」
沈先生在研究中國服裝史的同
時，搜集了不少文物資料，其中
包括古人的髮式、古代的傢具、
各種織物、皮革製品等等。令人
吃驚的是，沈從文窮他的晚年，
同時研究40個專題。
1969年底，沈先生被趕到幹校

去勞改。去幹校之前，他已把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寫好了，
1964年，試點本已完成，連版也
製好了，當時收集了200多幅圖，
另加說明18萬字左右，準備1965
年出版，結果因文革而被擱下。

（「沈從文與一部巨著的誕生」之一）

演藝人是公眾人物，經常被記者傳媒或不認
識的人攝入鏡頭，早已習以為常，可是若其家
人，特別是他們的孩子，只要被報章雜誌或網
上Post出來，縱使照片打了「格仔」，大多數

的演藝人都非常反感，感覺自己沒有好好地保護家庭成員並
影響心情及情緒。
「演藝人有時對某些事情真的感到好無奈，公眾人物並不

代表就應該不能有『私隱』，甚至有人表示做人為何不可以
坦坦蕩蕩，這是坦蕩的問題嗎？不論什麼身份的人都應該受
到公平、尊重的對待；可惜的是有人缺失素質、同理心，若
同樣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這些人就會高舉大旗吶喊：我的
私隱權受到侵犯呀！所以嘛，很多時素質及同理心都是因人
而異，加上做演藝人的就要有『食得鹹魚抵得渴』的觀念，
在不少人的心裏是『根深柢固』，受到任何批評也要『逆來
順受』才對……」有演藝人不斷在搖頭嘆氣地表達着感受，
並強調說：「不喜歡也不要傷害！」要做到有這麼難嗎？不
喜歡就不看唄，何必要惡言相向，自損口德，結局還不是雙
方都生氣。
當年筆者休假與家人逛商場，突然一陣的騷動，原來某位

「天王級」巨星正站在商場的中央，一位正乘扶手電梯往上
的女子，突然見到該位巨星，掩着半邊嘴既興奮又驚訝地大
叫：「哎喲，我見到我偶像呀！」女子更從正向上移動的扶
手電梯中往下走，在場看到此情景的人，心裏頓時「咯噔」
一下：「危險吖！」只見巨星一個箭步地跑到扶手電梯旁，
往上喝止該女子馬上停步，然後隨電梯往上走近該女子身
旁，見巨星指手畫腳地在說話，大抵是說那女子的行為令人
擔憂她的安全，之後又見巨星跟那女子同舉起「V」字手勢
在合照，後又跟該女子握一下手便在幾位工作人員的陪同下
離去，女子臉上一直都綻放着燦爛的笑容！不過，筆者亦聽
到有圍觀者在說：「未見過明星咩，咁興奮，跌死你呀！」
其後，筆者知道巨星原來是應邀來商場「商演」的，不過相
信那女子並不知曉偶像會在商場有演出。而筆者亦致電給報
館的記者同事，將這「娛樂新聞」告訴他們。
工作以外，藝人心裏都有一寸淨土要捍衛，而這寸淨土就
是他的家和家人！

捍衛那一寸淨土
上周出席了香港藝術發

展局舉辦的國際文化領袖
圓桌交流會2022，這個活
動從2013年開始舉辦，今

年已經踏入第十年。今年的主題是「再創
造」（Recreate），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主辦方認為「新冠疫情令世界停頓超過兩
年，當全球逐漸復甦，『再』（Re）成
為了貫穿環球藝術界的關鍵詞，藝術團體
能夠主動重新啟動各式各樣的活動和項
目。當下作為藝術機構，為自身角色及職
責重新定位尤其重要，藉以重新創造有利
於藝術發展的環境，恢復普羅大眾的藝術
生活。」
我覺得當下確實是「再創造」的時機，
而疫情為藝術發展帶來了更深入的反思，
更讓藝術工作者認識到藝術發展的內在規
律和傳播本質。本次會議有3個專題，第一
是「公共聯乘」，是談疫情拉遠了人與人
的真實距離，在後疫情時代，藝術家如何
重新聯繫觀眾和社區等。第二是「數碼轉
型」，是說疫情中場地受限，加速了藝術
界利用科技及以新形式創作並接觸受眾。
第三就是「共同創造」，是指疫情過後，
世界不再一樣，正是重新創造的好時機，
也正是大家交流經驗再次合作的機遇。
在第二專題中，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
戰略事業本部總監李侖姬的發言讓我很受
啟發，她的主題是「在日新月異的創意生
態中重訂藝術政策」。她的一個觀點是
說，藝術界運用科技，數碼轉型不是為了
科技而藝術，而是科技配合藝術表現和受
眾體驗，更重要的是藝術本身的內容水平
決定了藝術的成功與否。這也讓我想到了
前些年談到媒體轉型時的一個重要觀點

「內容為王」，由於受眾的閱讀習慣發生
轉變，傳統媒體也面臨來自各種新媒體的
不斷挑戰和自我更新，從報紙到電視，從
電視到互聯網，再從互聯網到如今的手機
社交平台，媒體的形式和內涵也一直在不
斷變化當中，但優質的內容始終是受眾的
必需品，無論時代和科技如何變化，人們
對於優質內容和服務的渴望不會改變，
「內容為王」永不過時。
藝術發展同樣是這個道理，好的內

容、好的作品、美好的表達，永遠是藝術
受眾需要和喜愛的。正如此次論壇上愛丁
堡國際藝穗節主席Benny Higgins的發言
主題「人民幸福與可持續發展」，藝術的
發展需要關照現實的大眾需求，需要長期
的積累創作和持續提升。好的作品往往具
有精彩的主題和優美的表達，可以穿越時
代和空間，超越語言和形式，此中有深
意，願君自品嘗。
上周末，我率領香港弦樂團和香港文
聯合辦了「一代香港情弦繫祖國心」音樂
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音樂會
上，開場MV就用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中
國民謠《茉莉花》以西方弦樂嶄新呈現，
接着樂團又再次把多首中國民謠改編成串
燒弦樂曲首演呈現給觀眾。豐富多彩的中
國民謠經歷了多年的傳唱，不論用何種形
式展現，帶給人們的仍然是穿越時空的深
沉感動，原因還是因為作品本身的藝術美
感和精神力量。香港的作品創作和藝術發
展應該與時俱進，結合科技及更多新的形
式，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創造更多經得起歷
史檢驗的經典作品和獨特文化，再次讓香
港的獨特魅力、中國文化的深邃意境展現
給世界。

再創造與內容為王

很久沒有好好地
坐下來跟影帝林家
棟聊天，同時也沒

有特別的機會跟那個我很喜歡的
藝術家高世章傾談，今天一下子
見了他們兩位，那是因為陳善之
和吳國亮的關係，因為桃花源粵
劇工作舍，他們為《帝女花》65
周年另一個新項目「水波浪影片
節」而相約了上述兩位應邀任評
判的，談他們對《帝女花》和拍
攝短片的看法和意見！
近年我見家棟是一些首映場
合，都只是匆匆打個招呼，最近
一次則是金像獎，看他陪四哥謝
賢上台最深刻。而今天再見便要
多謝陳善之了。
以往和家棟偶有機會吃個飯聚
一晚，那是他在電視台的日子，
他和我的同事很老友，同事挺欣
賞他，因此連帶我也成了他的粉
絲。到他成了電影人，彼此便各
忙各，他是滿懷大志地要
在電影圈發揮潛能，好好
地幹一番！
這麼一段時間之後，他

在電影的成績是有目共
睹，他不再只是演員，還
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同
時幕後工作做了不少，很
多他手上出來的電影都受
到注目受到讚賞，包括
《愛君如夢》、《樹大招
風》（獲2017年電影金
像獎最佳男主角）、《風

暴》、《梅艷芳》、《手捲
煙》、《智齒》及謝賢今年拿影帝
的《殺出個黃昏》。而我更深刻的
是他在電視圈那段日子中的《大鬧
廣昌隆》、《茶是故鄉濃》。
不見多年一直惦記，今日再見
發覺他初心不變，非常之難得的
一位電影人、藝術家！
另一位評判高世章，音樂藝術
家，今番邀他當評判，是因為他對
藝術的敏感和成就，當然也是陳
善之的友情關係。知道他是我的
偶像尤敏姐姐的兒子、外公白玉堂
是上世紀的粵劇大老倌，年幼時與
任姐（任劍輝）、仙姐（白雪仙）
相鄰而居，關係密切，兩位阿姐都
很愛錫這個孩子。自小展露的音樂
才華卻常被母親指不夠完美，今
日他意識到那是母親對他的愛
護，是警醒他入行後將面對的挑
戰。所以他覺得比賽不止輸贏，
最緊要是自己是否盡力是否滿意。

非凡評判

明天冬至，香港的天氣變化很應
景，連續一周又雨又降溫，新界都
出了霜花。悶在櫃子裏一整年的羽

絨、風衣、圍巾，還有風毛出得極好的風褸，紛
紛出動，依附在路人身上，不管高矮胖瘦，個個
看起來立刻鼓囊囊圓碌碌。也有許多不怕冷的女
子，依舊光着玉雕粉琢的長腿，裹着纖巧束腰的
短款上裝，嬌嬌俏俏，持傘飄然過街，搖曳顧
盼，自成一段都市麗人風姿。
比起冬至，街頭巷尾，屋苑住宅、商場公園，
還是聖誕的氛圍，來得更為熱烈直接。早幾個禮
拜，西九文化區海濱的大聖誕樹，就以一覽眾生
小的姿態，再度引得四方打卡客前往留影上傳，
以待八方來讚。修剪得齊整挺拔的一品紅，一盆
一盆，被堆垛在寫字樓、商廈的門口，既猩紅惹
眼，也紅紅火火。酒店、餐廳着意安排的聖誕晚
市套餐，印在一堆花花綠綠優惠傳單上，乍一
看，澳洲羊架、德國豬手、地中海鯛魚扒、智利
香烤鱸魚、西西里風味薯蓉、墨西哥玉米餅、意
大利海鮮湯、西班牙鳥結糖朱古力蛋糕，滿桌滿
枱，滿碟滿盤，色澤豐富，遍布港島九龍。《聖
誕鈴聲》的旋律，亦如天雨留客，熏染得人慵懶
鬆散。叮叮噹叮叮噹的節奏，更像是中國傳統新
年婢女手裏的儀仗團扇，環佩叮噹衣帶窸窣片刻

後，華仔（劉德華）的《恭喜發財》就要隆重地
循環開嗓了。
冬至大如年。南方人是要吃餃子、餛飩、湯
圓，圖的是好意頭，團圓、美滿、甜蜜；北方人
是要涮羊肉、喝羊湯、吃燒餅，為的是抵禦風
寒，滋補身子，外加慰勞慰勞成日忙碌的五臟
廟。在香港做冬，最簡便的便是去中式酒樓，叫
一道羊腩煲。近來天寒地凍，常常見到西環專做
煲仔小菜的坤記門口，晚晚排大隊。除了白鱔滑
雞煲仔飯和窩蛋牛肉煲仔飯是招牌，坤記出品的
枝竹羊腩煲，羊肉軟爛，料足味濃，煲裏的馬蹄
也分外鮮甜。旺角標記樂園潮州粉麵館烹製的黑
草羊腩煲，灣仔喜萬年酒樓的羊腩煲，我也都先
後品嘗過，羊肉連皮帶骨，味道入情入理，品質
也都算上乘之選，稍稍聊以慰藉做冬之想。
漂泊在外，人人都會入鄉隨俗，唸一句冬至大

過年，可冬至何曾大過年？一頓餃子一煲羊腩就
能打發過去的冬至，如何能與闔家團圓舉國祥和
的中國年比擬。端的是千里奔波萬里歸途，端的
是烹炸煎煮四碗八碟，端的是辭舊迎新鞭炮齊
鳴，端的是祈歲祭祖新春納福，端的是濟濟一堂
花開富貴開門見喜大吉大利。
恢復通關復常的消息，愈是傳得好事逼近，愈

難等到一錘定音的權威發聲。今年到底是可以回

鄉過年，還是要照舊就地過年，內地抗疫知名專
家鍾南山、張伯禮先後表態，就眼下疫情防控態
勢而言，回鄉過年的可能性還是很高。即便如
此，兩地通關復常的確切措施一日不公布，翹首
踮腳北望神州的人，心中大石就得多懸一日。防
疫措施的調整，除了強制口罩令和「疫苗通行
證」不與內地相同，香港的防疫標準和策略，都
已基本與內地對標完成。何時才能一步到位實施
免隔離通關，想必已不止是提上日程，而是已經
進入倒計時了吧。
此刻，惟有心平氣和靜候佳音。

冬至何曾大過年

我出生在齊魯大地一個平凡的小村
莊裏，村莊的樣貌就是常見的冒出縷
縷炊煙的房子，棲息滿鳥兒的樹木，
一望無際的農田，忙碌而又善良的農
人。它沒有傍山，卻有一條帶給我記
憶和快樂的小河，那條河沒有名字，

只是那麼波瀾不驚地繞過村莊的半邊江山流
向遠方，誰也不知道它的發祥地，也不知道
它在這村裏流淌了多長時間，又流向了哪
裏。在孩子們單純的猜測裏，那條河或許流
入了大海，或許流入了深不見底的懸崖。
那條河不是很深，剛剛沒過大人的膝蓋，
因為是流水，也清澈乾淨，站到岸邊就能見
到河底的游魚、小清蝦、小蝌蚪，就連倒影
出的垂柳的葉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在沒有自
來水的歲月裏，那條河就成了鄉親們賴以生
存的生活用水，洗衣、做飯、餵養牲畜、澆
田灌溉，這條河就這樣默默地滋養了村莊的
祖祖輩輩。
勞作了一天的鄉民，最喜歡走到小河邊，

洗洗手上的泥巴，洗洗鋤頭，坐在河邊抽上
一支煙，看落進水裏的泥土連同一天的疲勞
都流向遠方。一到夏天，河邊就成了水上樂
園，光着屁股在水裏竄來竄去的孩子，搖着
蒲扇在柳樹下乘涼的老奶奶、老爺爺，還有
那些漿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婦，一個個都
炒豆似地說着那些家長裏短、奇聞趣事，以
及對城市裏樓房的嚮往，還有那些不着邊際
的美麗的夢想。
河沿上一排排的柳樹就像列隊的士兵，在
陽光下站得整整齊齊。一棵彎了脖子的柳樹
就這樣突兀地橫臥在了河面上，有時候坐着
釣魚的人，有時候歇着一兩隻麻雀。而我也
曾悄悄地爬上那棵柳樹，趴臥在樹幹上看水
中的美景：藍的天，白的雲，一群小魚或小
蝦就這麼穿梭在藍天白雲間，我也會調皮地

摘一片樹葉扔進河裏，看那些小魚小蝦被驚
得四處逃竄。
這條小河陪伴了我的童年，帶給了我無盡
的快樂，每當想起那條小河我就會想起那個
和小河一樣脾性的總是帶着微笑慈祥的奶
奶。奶奶也是一個苦命人，由於家裏窮，20
來歲，花般的有夢想有追求的年齡卻落入了
騙婚的圈套，相親的是弟弟，迎親的卻是哥
哥，一片紅蓋頭蒙住了奶奶的眼睛，也蒙住
了奶奶的一生，奶奶就在家人和媒婆的策劃
下嫁給了大她12歲的丈夫，開始了像村頭小
河一樣流不盡的日子。
新婚的開始也哭過，也鬧過，只是在那個
年代裏更多的是低頭，是認命，奶奶的掙扎
最終屈服於命運的安排。接下來是為人妻、
為人媳、為人母的勞碌和辛酸。洗衣、做
飯、飼養家畜、耕田犁地，家裏家外奶奶樣
樣拿得起放得下。只是閒下來心裏也會有許
多委屈和無奈，無從訴說。於是奶奶就學會
了坐在村頭的那條小河邊看着河裏的游魚默
默地說給牠們聽。奶奶就像找到了老朋友，
與那條河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在那個女人不
能自主的年代，奶奶就像那條波瀾不驚的小
河，開始用自己的生命去滋養那個龐大的家
庭：公公、婆婆、小叔、小姑、丈夫、還有3
個不諳世事的孩子。
日子就像河裏的流水，慢慢地消磨着，奶
奶也由初嫁時的鮮亮稚嫩蛻變為人母的成熟
幹練，3個孩子在奶奶的拉扯下漸漸長大，正
當奶奶想要鬆一口氣的時候，爺爺被突來的
一場疾病奪去了生命。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年
代，在那個一分錢掰成兩半兒花的年代裏，
爺爺就那麼突然地去了，留下那一大家子，
老的老，小的小。奶奶在哭乾眼淚後咬緊牙
關挑起了重擔，小叔該娶媳婦了，小姑該找
婆家了，田裏該施肥了，公公婆婆該做新衣

服了，大兒子該上學了……不再有眼淚，不
再有抱怨，留下了就有責任，奶奶就像那條
小河，開始滋養這一大家子的生命。
還好奶奶是勤勞的，也是聰明的，農忙過
後，親手納的千層底，用紅紙剪的窗花，還
有那些用曬乾的茅草編製的小籃子、小蝴
蝶、小蜻蜓拿到集市上去賣，也貼補了家裏
的油鹽醬醋。雖然家裏貧窮，但是每個人的
衣服都被奶奶在小河裏漿洗得乾乾淨淨的，
衣服上的補丁都被奶奶的巧手繡上了一朵
花，或是一隻可愛的老虎。
在奶奶辛勤的操勞下，孩子們長大了，上
學了，結婚了，生子了，生活也有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隨着時代的變遷村裏開始安上了
自來水，漸漸地去那條河裏挑水喝的人愈來
愈少。雖然家裏安上了自來水，打開水龍
頭，清澈的自來水一洩如注，方便乾淨。而
奶奶還是固執地喝那條河裏的水。奶奶說習
慣了，那條河就像她的老朋友，從嫁過來的
那天開始就陪伴着她，洗衣做飯用着那條河
裏的水心裏踏實。
只是年輕的我們不懂奶奶話裏的意思，覺
得奶奶太固執，太死板。只是當我們陸續長
大成人，接着外出求學工作，步入社會，離
開家鄉愈來愈久，經歷了那些人與人之間的
「勾心鬥角」才明白奶奶話裏的意思，那是
對過去的憑弔，是對家鄉深深的眷戀，是對
家鄉父老鄉親善良誠懇由衷的肯定。
花開花落，物是人非，30幾年過去了，養
育我的村莊還在，那一排柳樹還在，只是那條
河慢慢地乾涸了，它在滋養了我們的村莊，滋
養了我們的童年後，開始功成身退。肥沃的河
床上被人豎起柵欄隔成畦行種上了蔬菜，只
有看見那棵橫臥在河床上方的歪脖柳樹，還
能回憶起那條小河的點點滴滴，那條河就這
樣和奶奶一同留存在了我的記憶中。

記憶中的那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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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那麼波瀾不驚地繞過村莊的半邊江山流
向遠方
它在這村裏流淌了多長時間
裏。
入了大海
那條河不是很深
因為是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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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高世章的藝術細胞來自外公白
玉堂、母親尤敏。（右圖）原來林家棟
（中）曾和米雪姐在新加坡義演《帝女
花》，有過演粵劇的難忘經驗。 作者供圖

◆雖然冬至來臨，港島南的草木依然青青。
作者供圖




